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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27日，张女士和儿子在贵阳一家民宿
已经住了五天。这是两人第十次到贵阳。为了挽回
“闪婚”后损失的20多万元中介费和彩礼钱，将近一
年的时间里，母子二人不停地往返于江苏和贵州。

同一天，24岁的南昌姑娘小曾买好了去贵阳的
高铁票。今年7月初，小曾哥哥通过贵州当地婚姻中
介带回一名女孩。8月25日，女孩自行离开。9月
13日，当地警方通知小曾，女孩涉嫌诈骗被刑事立
案，“警方说她骗了好几家。”

10月11日，有媒体报道了湖北崇阳一名31岁
男子跨省“闪婚”后因不堪忍受人财两失服农药自
杀，引发全网关注。记者随后走访发现，去年9月开
始，崇阳另有四个家庭，在当地同一家婚恋公司的介
绍和带领下，先后前往贵州跨省“闪婚”，无一例外，
女方均在半年内“离开”。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在全国多个省份均有跨
省“闪婚”出现，而当中牵线搭桥的中介大多有和贵
州婚介合作的影子。

跨省“闪婚”调查：

一天相亲 两天领证 一周人财两空

儿子“闪婚”失败后，张
女士很快被有同样遭遇的人
拉进了微信群。

一个群有104人，另一
个群有207人，大多是到贵
州“闪婚”失败后想要挽回损
失的。群成员有的是“闪婚”
当事人，有的是家人。分别
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北、
河南、陕西、浙江、福建等省，
最多的是苏北和安徽的。

在群里，大家最关心的是
如何能够立案，“群里立上案
的，只有四个。”另外则互相打
听对方花了多少钱，要回了多
少钱。再有，就是骂“死骗子”。

同为湖北崇阳县人的王
博和黄玲后来发现，他们是
在当地同一个网红“红娘”的
介绍下，几乎都是在去年9
月期间前往贵州相亲的。女

方都来自云南丘北，由当地
同一个婚介所介绍。

女方跑掉后，姐姐黄玲
通过律师在网上查到，“那家
婚介有六七个官司在打。”一
家损失了15万元左右。“觉
得丢人，弟弟半个月都没出
过门。”

王博的“闪婚”对象，因
为没到结婚年龄，两人当时
没领证。去年9月从贵州带
人回来，10月开始，对方就

“变脸了”，“不理我，也不让
我碰她。因为到（去年）11
月，她就到法定结婚年龄了，
不得不跟我领证。”

女方走掉后，20万元的
彩礼，只退了13万元。中介
费12万元，“拖了好几个月，
两个中介一个退了1万5千
元，一个退了4万元。”前前后

后，王博家一共花了37万元，
“只追回了18万多元。”

“受骗”后，老人大多不
愿意公开。“钱没了不说，外
人知道了，小孩以后还咋说
对象。”

记者梳理30多个跨省
“闪婚”失败家庭的经历发现，
贵州当地婚介促成的“闪婚”
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在没
有交钱和签协议领证前，婚介
所不允许双方过多接触，不能
加联系方式，否则“后果自
负”。

“婚检”和“领证”往往是
在同一天进行，其中有人“闪
婚”领证9个月后，女方生了
孩子。男方生疑，做亲子鉴
定后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

“婚前体检竟然没有发现对
方已经怀孕。”

56 岁的张女士老
家在盐城农村，和儿子
在无锡的一个景区里打
工，儿子是保安，负责看
守景区的监控，丈夫则
在上海的工地上。张女
士就一个孩子，30岁了
还没结婚，“我们着急。”
一个同事说可以帮着介
绍，带着张女士去了她
老家安徽宿州，宿州的
婚介所没成，但说自己
的总公司在贵阳，“那里
的女孩子多。”

去年11月，儿子在
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去
了贵州，一个礼拜就领
了一名女子回来。没想
到，“一周后就走掉了。”
好在全额退了彩礼，但
婚介公司不愿意退费，

“说可以帮着再找。”根
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婚
介所承诺在一年内负责
找到“闪婚”对象。

第二个是今年快过
年的时候带回来的，在
盐城待了一周，对方又
走掉了，女方说生活习
惯不同。

第三个带回家后，
“天天要钱，哭闹不停，
还砸东西。”张女士提供

了女方手拿菜刀哭闹的
视频。女方把自己反锁
在屋子里，报警说张女
士的儿子家暴她。一个
多月后的3月15日，趁
着张女士家人出去散
步 ，对 方“ 自 己 跑 掉
了”。彩礼加上买“五
金”花的3万多元，现金
和红包4万多元，一共
20多万元。

据介绍，三次“闪
婚”对象，都曾有过婚史，
前两个有过生育史。第
一个和第三个是贵州
人，都领了证。第二个
是福建人，没领证。女
方年龄都不到30岁。因
第三个“闪婚”对象彩礼
一分钱不退，张女士到贵
阳报警，警方在4月22
日立了案，但检察院以证
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
女方被取保候审。

张女士花了 5000
元钱在贵阳当地请了律
师，只办成了离婚。而
15万元中介费，只退了
11万4千元。“说还要退
两万块，到现在还没退
回来。”中介则透露说，
女方已经在别的省又结
婚了。

失败的跨省“闪婚”——

半年内“闪婚”三次“人都走掉了”

7 月初，小曾陪着
哥哥从贵阳带着“那个
女人”回到南昌的家。
跟婚介所签协议时，小
曾和哥哥明确说过女
方不能有喝酒、抽烟、
文身等习惯。回到家，
发现女方胳膊和腿上
有大面积文身。“来了
第三天就开始哭，要
钱，不停地要。什么活
都不干，也不跟我们沟
通。”楼下小卖部老板

告诉小曾，女方每天都
要下楼去买四十多元
一包的荷花烟抽。“我
们家做的饭她也不吃，
自己点外卖和酒。”

这名“闪婚”对象
走掉后，中介退了钱，
然后说女方“骗婚”，跟
他们没关系。但这名
女子的彩礼钱一分没
退，她对小曾说，现在
没有钱，“我去KTV上
班之后再给你们。”

来了第三天就开始哭“不停地要钱”

跨省“闪婚”的背后——

“闪婚”多在一到三天内完成

“他们一家三口找到我
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
了。”穆河丽还记得今年4月
17日那天的情形，“老夫妻
带着儿子，看上去很无助。”

穆河丽是贵州某律师事
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找到
穆律师之前，鲍女士已经就
儿子的“闪婚”经历报了案，

“警方认为不构成刑事案
件。没有立案。”

这是穆河丽代理的第一
起“闪婚”纠纷委托。此后不
到半年时间，穆河丽又先后
接受了五名“闪婚”当事人的
委托，另有五名当事人前来
做过咨询。同期，穆河丽所
在的律所一共接受了15起

“闪婚”当事人的委托。
穆河丽是贵州当地人，

此前，她对跨省“闪婚”的现
象已有所了解，“只是前两年
没有这么多集体性的‘闪婚’
引起的纠纷。”同时，她也留
意到，贵州当地也在加大力
度打击婚介的违法行为，“在

贵阳，有很多案件是以婚骗
进行了刑事立案侦查的，涉
及的人也很多。”

“都是贵阳的婚介公司。
过程都差不多，通过抖音和身
边的熟人介绍过来的。”穆河
丽统计过，这几起“闪婚”，中
介费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
彩礼在12万到20万元之间，

“男方平均支出30万元左右，
最多的有四五十万元。”

在她看来，参加跨省“闪
婚”的男性多是因为性格原
因，“大部分是家长在说话。”一
般父母比较能干，经济条件小
康以上，多为乡镇人口，能够支
付三十万到五十万元的费用。

而同意“闪婚”远嫁的女
性当中，穆河丽注意到，女方
多为有过婚姻史的女性，没有
稳定工作，文化程度不高。熟
悉当地婚介市场的一位人士
观察到，有一部分女性是因为
各种原因背负债务，急于缓解
财务压力而选择“闪婚”。

在穆河丽看来，婚介和

“闪婚”双方签的合同，多数
条款对当事人是不利的，“违
约责任大部分都归结在男
方，出了问题，几乎与（婚介）
公司无关。”穆河丽说，婚介公
司抓住了大部分男方父母的
心理，“如果不承诺结婚，父母
是不可能同意交这么高的服
务费。”而目前对于婚介服务
费的标准，法律上并没有明确
规定，“他们签的协议都特别
注明是自愿给服务费。”

记者接触到的选择跨省
“闪婚”的家庭，男方年龄大
多在28岁～30岁左右，多来
自农村，学历多为高中以下，
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因为
职业和性格原因，他们往往
人际圈子较小，不善与异性交
往。在打工地婚恋的几率小，
而在老家当地，适婚女性少且
多选择外嫁。随着年龄越来
越大，父母的催逼，婚介公司

“一劳永逸”的宣传，使他们
主动或被动地卷进了跨省

“闪婚”的队伍。（成都商报）

“远嫁”女性多数有过婚姻史


